阿美族系列報導 

從港口事件的事例談口傳文學的歷史價值  

第一次認識許老是在1990年暑假，那時為了完成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委託案──即後來出版的「牽源」（阿美族民俗風情），本人、李來旺校長和現任東華大學教授黃東秋先生等三位撰稿人，以及跟上來的鄭香妹小姐（後來也獲得夏威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和當時大四的陳小姐，共五人連袂登門造訪許老先生。當時他不在家上田作工去了，幸好有一位熱心腸的鄰居婦人為我們引領到許家在貓公山下的田園找到了他。作了簡短的寒喧並說明來意後，我們就在工寮的遮陽棚下進行口述錄音工作。後來算一算共錄了四小時以上，內容大部份是所謂「奇美事件」（或港口事件）外，還有部落政治以及大港口附近的地名典故等。  

奇美事件是阿美族和漢族相互接觸後破天荒頭一遭發生的流血事件。歷史上有時被稱為「林東涯事件」，有時亦稱「港口事件」。事實上以上三種稱法，指的是同樣一件歷史事件。三個名稱宛如是這一件史實的三個面相。何以稱為「奇美事件」？是因為起事的地點在奇美部落附近，起事者是港口部落地區的阿美族。最後被屠殺的 165 名族人都是這個地區阿美族壯丁。而事件的導火線是港口部落的青年殺害了清廷駐大港口通事林東涯，是故本事件以受害當事人為名稱亦能立刻引人入勝。因此從事件的來龍去脈與因果關係來判斷，三種稱法都不會離譜。不過史冊上比較習慣於採用「奇美事件」來稱呼這事件。以下均以「奇美事件」來敘述這事件。  

綜合了許金木（Lekal Makor）老先生的口述和我於1975年錄製的太巴塱耆宿萬仁光（Marang Namoh，1901-1988 ）、吳成安（Owih Mayaw，1885-1977）以及李來旺 （Tiway Sayon，1931- ） 等人的口述錄音，我對奇美事件的梗概有了比較周全的了解。這和以漢族觀點留下來的文字化歷史相較，事件的過程和內容大異其趣。  

中文有關奇美事件的記載  

中文有關奇美事件具代表性的記錄有以下三則。  

‧花蓮縣誌（卷二，頁 6 - 7）  

清同治年間，清廷依沈葆楨益，分南北中三路，以兵工開闢台灣東部蕃地，總兵吳光亮自林杞埔開道由中路進。光緒三年七月清兵策水尾（瑞穗）至大港口間之路。阿美族人阻之，殺總通事林東涯，吳光亮邀林參將軍率線槍營進紮大港口彈壓，行抵烏鴨立中伏敗退，十一月再攻再敗，十二月原軍齊集，勘平之，次年正月二十七日，吳光亮銃殺蕃人一百六十人。  

‧蕃政志（台灣蕃政志，頁 624 - 625）「奇密社之討伐」  

光緒三年，統領吳光亮欲開闢自水尾通至大港口之道路，附近阿眉斯族所屬奇密社蕃（在水尾至大港口沿路山上）不肯，殺總通事林東涯，八月，終於反叛。吳光忠（吳光亮之弟）及林福喜督兵討伐，而番人猖獗，官兵不利潰走。吳光亮更令孫開華、羅魁、林新吉等舉璞石閣駐營部隊討伐之。至九月，蕃人不支而乞降，吳光亮諭與汝等果有誠意歸順，則以明春為期，各負米一擔，獻至我營，以證明無他志。番人承諾，至翌年即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蕃人果約至營，吳光亮合集營內，閉門銑殺之，計一百六十五人中逃走者僅五人而已云。  

‧台灣史（連橫，台灣通史，頁 348）  

光緒三年，後出駐軍統領吳光亮，開闢自水尾（今花蓮縣瑞穗鄉）至大港口（今花蓮縣豐濱鄉）道路。附近之奇密社（今瑞穗鄉奇美村）不服，殺總通事林東涯以叛。八月，吳光亮以營官林福喜往彈壓，抵烏鴨立社（今瑞穗剛鄉鶴岡村），中伏潰敗。奇密「社番」與大港口南岸之納納「社蕃」（＝豐濱鄉靜埔村）南北相應，勢甚猖獗。乃急調北路統領孫明華率台北府兵二十營，台灣鎮總兵沈茂勝率台南府兵一營，及台灣之縣周懋琦率砲對，分海陸增援。十二月，援軍齊集，合力進剿。「蕃」不支，乞降，許之。  

阿美族耆宿口傳的事件真相  
有關奇美事件的中文歷史記錄比較顯著的有如上列。事實上，上列的描述， 完全是站在漢人的立場，避重就輕，輕描淡寫地倒果為因，只顧全了清兵的面子。依據筆者二十餘年來的田野調查，阿美族耆宿對奇美事件另有一套口傳歷史留傳至今。以下依據耆宿口傳擬分「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以及「結果」來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  

a. 奇美事件發生的原因  

上章已提過，袁聞柝的南路、吳光亮的中路以及羅大春的北路相繼完成之後，在東部由宜蘭南下岐萊（花蓮）經璞石閣而達卑南（台東）連成一線。接著吳光亮繼續開闢水尾（瑞穗）至大港口（秀姑巒溪出海口）的道路。為有效管理開發花東地區以達到撫番的目的，花東共分卑南、璞石閣（秀姑巒）以及花蓮等三個撫墾局。卑南撫墾局轄：(1) 卑南附近平埔高山各社，(2) 大麻里一帶高山各社。璞石閣（秀姑巒）撫墾分局轄：(1) 水尾( 瑞穗 ) 附近平埔各社，(2) 大港口一帶及水尾東北平埔及高山各社，(3) 水尾及璞石閣西高山各社，(4) 璞石閣西北高山各社，(5) 璞石閣西南高山各社。花蓮港撫墾分局轄：(1) 平埔南勢七社，(2) 高山太魯閣五社，(3)高山木瓜各社，(4) 加禮宛各社。依照當時台東直隸州的行政系統平地劃分五鄉，稱南鄉、新鄉、奉鄉、蓬鄉、廣鄉等，各鄉分轄、街、庄、社，推行保甲制度，但是平地山地各番社，悉歸撫墾局管轄。各撫墾局派正副社長以統領各局大眾，另置通事，其主要的職務是宣達號令，不過有時為因地制宜，在其職務內容上有所增減 [1]。當時林東涯是隸屬於璞石閣撫墾分局，受派進駐大港口管轄大港口一帶及水尾（瑞穗）東北平埔及高山各社為通事。林東涯接事後，兵員伙食、營房建築、築路工程等工程均悉數由當地阿美族供應或服勞役 [2]。 除此以外，亦開始抽嚴苛稅賦，讓阿美族人不勝負荷。其中最令族人憎惡的就是林東涯除有正室外，還納五位阿美族婦女為妾，享盡所謂「齊人之福」。部屬性生活上的需要也直接侵害族人年輕夫婦的關係以及未婚青年男女的婚姻權益 [3]。林東涯每次赴玉里或瑞穗洽公或辦理私事無論單獨赴會或攜妻同往均令港口部落青年輪流為他和他同行的人員或為其妻女用抬轎的方式把他或他們運走。港口至瑞穗有23 公里, 瑞穗至玉里不下27 公里，無端的負重來回行走這麼遠的路，心中的不情不甘以及身力的透支與疲憊，早就在青年人的心中結成積怨。流血事件隨時有一觸即發的危機。  

b. 奇美事件的經過  

光緒3 年（1877年）7 月，林東涯受命須赴瑞穗開會並迎接新到的清兵赴任，乃囑港務局部落的頭目馬耀珥炳（Mayaw 'eping）派青年為他抬轎赴會。這一次剛好輪到 Latafok 這一組驍勇驃悍的階級。尤其當時的英雄人物柯福鷗Kafo'ok）就在這一年齡階級中 [4]。平時一轎 12 人分三組輪流肩負，但是這一次僅 5 人負責，由柯福鷗一人替換另 4 人。從出發一直到出事地點抬轎青年即不斷的歌唱 [5]，並有意無意地將轎桿棒撞上羊腸小徑的峭壁。最後走到路邊巖壁陡峻，下方溪水急湍成漩渦之處，柯福鷗放下林東涯，用抬轎的桿棒挾死，然後丟進漩渦（Tiyol no losineng）中 [6]。抬轎者 5 位青年則折返直接稟告大頭目馬耀珥炳（Mayaw 'eping）。大頭目馬耀意識到事態嚴重乃立刻召集全部落各年齡階級商討抵禦清兵任何行動的對策與策略。其策略雖然不詳，但是全部落在頭目領導下，同心合一，共同對外。  

清兵方面獲悉林東涯遇害後除稟報中路總兵吳光亮外，立即兵分三路搜尋林東涯的屍首。一路從出事地點沿秀姑巒溪北岸，一路沿南岸齊往下游尋屍。一路則在太平洋沿岸南北來回尋找，最後終於在秀姑巒溪出海口南邊找到了林東涯的屍體。  

是年八月，吳光亮令吳光忠（吳光亮之弟）及林福喜前往督兵彈壓，行抵烏雅立（'olalip，今瑞穗鶴岡村）時，被埋伏在當地的奇美部落青年所打敗 [7]。港口部落與清兵先後對壘六阿美青年均擊敗清兵，使其潰不成軍 [8]。其間住在 Kakacawan，今長濱鄉）等地之平埔族協助清兵討伐港口部落，但平埔族礙於鄰居情面均虛以為蛇，肆應故事 [9]。後來吳光亮「乃急調北路統領孫開華率台北府兵二營、台灣鎮總兵沈茂勝率台南府兵一營，及台灣知縣周懋琦砲隊，分海陸增援。十二月，援軍到齊，合力進勦。」[10]依據阿美族耆宿的口傳，港口部落的青年，為取得先機，在柯福鷗領導下，乃易守為攻，直接攻到沈茂勝紮營在Felalac（今台東成功鎮北小港）的營部，但不幸領軍的柯福鷗率先士卒勇猛過當為族捐軀，死在清兵的槍下。  

頭目馬耀珥炳由於最大的支柱柯福鷗戰死，心頭湧起大難臨頭的不祥之兆。乃立即召開全部落的緊急會議，商討今後應有的對策。遂決定除老弱無法行動者留在部落外，其餘須立刻行動集體疏散到阿美族的聖地──Cilangasan 山避難。 各年齡階級在山腰上，依照領導階級的指定位置，嚴陣以待。不久從山上看到一群群黑壓壓的影子出現在石梯坪上。正嚴陣以待之際，黑影卻越來越少，迄至黃昏時分完全消失了。經事後探知，清兵領導人自忖冒險和身手矯健對山地的形物熟悉的阿美族纏鬥，必吃虧無疑，乃決定實施懷柔政策。不多久和解的喊話聲傳到 Cilangasan 山頂，吳光亮通過傳話的信差向頭目馬耀珥炳信誓旦旦地保證，清兵不究既往，希望所有避難的港口部落民安心回家，恢復以前和平的生活。正值十二月天，飢寒交迫的社民，歸心似箭，不疑有詐，而欣然相信了不究既往的騙局，紛紛回到被清兵放火燒盡的廢墟──家園。稍事整頓住屋後，吳光亮不定期不定數地雇用港口社的青年擔負重要的差事，如赴Felalacay（小港）搬回清兵之補給物質等。事畢後清兵均照實支付報酬，甚至尚有額外酒賞，使港口社民愈發相信真正的和解已經來臨了，清兵寬宏大量真的不究既往了。天真的阿美族那知那是滅族的陷阱。事實上吳光亮在施展他的懷柔政策的同時，在納納社西邊（即接鄰現在靜埔國校操場西邊），加緊興建天井式茅草竹牆營房，向助建的阿美族青年偽稱收容尚未建妥房屋的納納社民而建。營房四周掘有寬度人不能一躍而過，深度約八尺的壕溝。最後一次公差吳光亮囑馬耀珥炳派 165 名青年再赴Felalacay（小港）搬運米或彈藥等補給物質，清兵利用納納社青年往返三、四天時間，在營房四周架好能用的所有槍枝和火藥爆炸物等。四周的壕溝和圍牆均偽裝修飾妥當，只留下容單人進出的小門。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是青年們交差之日，納納社頭目以下所有的幹部一早就「應邀」在清兵營房總部「赴宴」[11]。當青年們浩浩蕩蕩由台東歸來路經 Kakacawan（今長濱鄉址）時，平埔族友人曾警告青年卸下荷物後希望他們立刻逃離現場，以防患未然 [12]。甚惜阿美青年個個鬼迷心竅不信邪而中計。下午二時許青年們個個興高采烈地卸下荷物，然後魚貫進入吳光亮為他們設下的慶功宴會場（刑場）。約莫三時許，大家都酒酣耳熱，酒醉飯飽之際，一聲令下四周的槍砲齊向天井的中央發射，一百六十五個阿美族壯丁挨次應聲倒下。一俟一切歸於沈寂，清兵認定場中已無任何生命現象與氣息後，將整個所謂的新營房放火焚燒。五個負傷但尚能勉強行動的倖存者，晝間被積疊的屍體蓋在底下，呼吸等的生命現象未被清兵發現。於是趁黑夜，推開儕輩好友的屍體，慢慢匍匐前進。 一不小心掉進壕溝後又將同伴的屍首堆積起來當做墊腳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逃脫夢魘般可怕的刑場。史冊上記載：「吳光亮召集營內，閉門銃殺之，計一百六十五人，中逃走者僅五人而已云。」[13]至於五人倖存者後來的命運如何？其中一位名叫卡造（Kacaw）者，忍著傷口疼痛趁夜闌人靜，悄悄游上北岸。翌日黎明時分，為躲避清兵的追討，唯恐白晝會引人的注意，乃在 Cikonoan（即石梯灣北邊有樹立「人定勝天」紀念碑處），上方樹叢中藏匿一天後，再趁黑夜爬山，於次日凌晨到達 Cilangasan 山的山頂，向尚在觀望未敢下山的家屬們報告他的儕輩同伴遭清兵屠殺的噩耗。然而大眾卻懷疑他私通清兵所以能夠倖存，另一方面大眾嫉妒倖存的為甚麼不是自己的丈夫、兒子、情人或是父親？在部落住民複雜的心理反應下，他被趕下山。不久因傷重沒有得到妥善的醫料而死在路邊。至於其他四位的下落，口傳中隻字未提，亦無從考稽。  

c. 奇美事件的結果  

有如上述，除 160 名天真無邪的青壯年中計而死在所謂的「慶功宴」中外，港口社的頭目馬耀珥炳活生生地被破胸挖肝。其他馬耀達亞（Mayaw Daya）、倭禾特（Ngohod）等部落幹部都受到報復性的凌虐而死。殘餘社民各奔前程四散逃匿。  

馬耀珥炳臨終前被問起港口社青年為何英勇善戰時，歷史上的過節與仇恨，使馬耀珥炳毫不猶豫地信口開河誣賴太巴塱說「是因為獲得太巴塱青年的援助」。不久吳光亮的部下騎兵隊提著馬耀珥炳的肝臟到太巴塱（Tafalong）興師問罪。清兵經探聽得知太巴塱的頭目是伊尼赫（Inih），即直接在 Inih 的院子裡下馬說明來意。伊尼赫被迫開倉，將儲藏的小米拿出來餵馬。當時有 lakih、Karo 以及 odoh等三位部落幹部和頭目結伴迎接清兵的蒞臨，由吳金生 [14]擔任翻譯。甫坐定清兵首領即斬釘截鐵地指出馬耀珥炳在臨終前透露太巴塱的青年曾參與協助港口社青年對抗清兵以這顆肝藏為證，汝等如何解釋？頭目伊尼赫查覺到對方來勢洶洶，簡直毫無辯解的餘地。於是臨機一動，指著兩公里外的沙荖（Sado）部落辯稱，一定是那個部落無疑，因為這個部落一向凶暴，與本部落也結下了不少樑子，正尋找機會重重的懲罰教訓。於是伊尼赫進一步說服清兵，對付這一部落不需勞動清兵，太巴塱青年人多勢眾，對付沙荖（Sado）部落足足有餘。只要允借他們的槍枝，懲罰工作可完全委任太巴塱青年辦理。清兵也許出於厭戰心理或不願再發生髮膚之傷，欣然接受伊尼赫的建議。另一方面伊尼赫等太巴塱部落的幹部暗地裡和沙荖部落的幹部 Cengah Dadoy、lofong panay、lofong diwas 和 Acakas 等人密商，面陳大巴塱部落的苦衷，希望他們能配合以圖部落長治久安的局面。他們的策略是迅速將部落人口疏散到山上，家畜家禽移動到安全地帶，希望只能焚燒雞舍和豬棚以應付清兵索求。一俟事成後，大巴塱青年再協助沙荖部落復建被焚燒的建築物。不久濃密的黑煙彌漫整個部落，好像整個部落陷入於火海之中。清兵在太巴塱的駐在地遠遠眺望沙荖部落被焚燒的情況，心中大喜，以為順利達成了興師問罪的任務。清兵為了酬謝太巴塱代打之功，不久牽來了三頭牛和二頭黃牛，運來了各種不同的農耕器具，並領四位漢人和四位葛馬蘭人作耕田的示範工作，一直到太巴塱部落住民對農事技術熟能生巧止。這是太巴塱部落耕耘水田，種植水稻的開始，也是生活異質化的起點。  

耆老口述的歷史價值  

a. 彌補歷史記錄的不足  

有關奇美事件的歷史記錄，有如上述漢族的歷史家僅止於輕描淡寫。這種現象和基督教受逼迫時的初代教會相似。因為基督教當時是少數人的宗教，加之初代信徒除少數人外，大多為不識字者，信徒又奔波於應付逼迫的威脅，根本無暇記錄歷史，甚至尚無法體會記錄歷史的重要性。因此只有教外人以輕蔑的態度所記述的片斷故事或事跡而已。然而到了第四紀基督教成為國教後，皇帝為了保護基督教，凡是政府有關迫害基督教的記錄均焚燒殆盡。事實上，那些資料是初代教會最珍貴的記錄。但是由於立場偏差或為保護當政者的顏面，充分顯示了報喜不報憂的自私心態。但欲蓋彌彰，其歪曲史實的劣行，卻昭然若揭。一百二十五年前的阿美族，全都是文盲，要找識字的人來記載歷史，比登天還難，絕對是不可能的。然而憑著一口治天下的習性，以口傳文學或是傳述故事的形式，把那件史事留傳至今。  

奇美事件雖然在漢族這一方面，因為有文字的記錄，因此以正式的歷史來看待。但是阿美族這一方，親自參與或親眼目睹事件的來龍去脈的人，無一識字者，因此均以傳說的形式，留傳至今。上面所敘述的1. 奇美事件發生的原因、2.奇美事件的經過、3. 奇美事件的結果等內容，除參考中文的記載外，大部份根據萬仁光（Marang Namoh）、吳成安（Owih Mayaw）、許金木（Lekal Makor）、王錫山（Angah Looh ） 以及李來旺 （Tiway Sayon）等人的口述錄音。前兩者是本人於1975 年做田調時蒐錄的，而後三者是1990年8月錄製。 就以前兩者為例，奇美事件是於1877 年發生的，若起事者當時20歲，在萬仁光出生時，起事者的年齡才44 歲。而吳成安出生時，起事者的年齡更年輕，僅28歲。許金木（Lekal Makor 1915 -2003）出生時，起事者為58歲。因此他們三人和參與或目睹事件經過者有一大段時間在這世上共存過。換言之，在承續轉接故事內容上，即使在枝葉和末梢上因記憶力的關係而有所差異，但是故事的根幹可信度相當高。  

b. 無文字的古代社會口傳文學就是歷史  

在沒有文字或符號藉為記錄歷史的未開化社會中，每一時代都會產生具博聞強記特殊才能的奇人來擔荷歷史的承襲與轉接的工作。美國「根」的著者艾力克斯‧哈雷（Alex Haley）稱這種人物為「史官」（griot）。他備極推崇非洲的史官，幫助他完成在非洲的尋根工作。他把史官視為一座圖書館，一位史官的殞落，猶如圖書館被毀，是人類莫大的損失 [15]。史官的存在象徵祖先在遠古的某處發生的事件有被追溯的可能性。人類故事得以一代傳至一代的原因，是古代長者的記憶及口傳。由於如此，今日的我們得能與祖先的智慧結晶共舞。  

現代人也許由於過份依賴文明的產物──文字的幫助正確記錄的歷史而不再重視靠強記與口述技巧所傳下來，內容之真實性與正確性令讀者質疑的神話和傳說。但是對無文字的阿美族社會來說，神話與傳說就是歷史。阿美族向來是「以口治天下」的部落社會，很重視口才以及對大眾的說服力。根據馬太安和太巴塱（均屬秀姑巒阿美族）部落的傳統習慣，膺任大頭目者應具備的條件共有下列十項：1. 精通系譜知識（範圍包括a.神代的系譜， b.巫師長歷代的名譜，c.宗家（Kakitaan）的系譜，d.歷代頭目之系譜，e.日月星辰之名譜，f.風雨之名譜，g.自己雙系之名譜等），2. 能約束部落居民，3. 精通於禱告，4. 能維持部落之傳統於不墬，5. 能照料部落，6. 遵守戒律，7. 精通部落各種特殊信仰，8. 精通獵首儀禮，9. 精通年齡階級之事務，10. 精通於各種演說 [16]。從以上十個條件讓我們知道好幾件事情，
第一，頭目本身是一位智商很高的人，是部落中的佼佼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前所長劉斌雄教授曾私下表示，這些人早年若能接受現代教育，必能成為名教授無疑。
第二，膺任頭目以前的準備階段，就是學習和教育過程。有志於這項職位者，必自年輕時，私自各向年長者討教以達到授受的目的，藉此一代一代傳遞阿美族的精神與社會文化。
第三，頭一項條件與阿美族的創世神話和源流傳說有直接關係。這些神話與傳說，經過一代一代的授受過程，即使受到說者的記憶力與說話技巧的影響，使內容的細枝和花葉產生變異，但是故事的粗枝根幹是可信的。例如南勢阿美和秀姑巒阿美以及卑南阿美的創世神話和源流傳說，其人物、地點以及事情的經過雖然大相逕庭，但是故事內容涉及的洪水、乘方木臼漂流逃命、在某山著陸、同胞配偶繁衍後代等項目卻大同小異，這就是創世傳說的粗枝根幹，在傳達的過程中，可能很少再改變，因此神話與傳說有其歷史價值。
第四，能言善道與富有說服力，和豐富的知識有直接的關係。試想一個人如果十項條件都符合了，他豈不是變成部落的活字典？即使無緣就頭目的職位，這種人亦足於膺任艾力克斯．哈雷所稱的史官，一座活圖書館。阿美族的歷史就是靠這些人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許老先生本來就是我們阿美族的活圖書館之一，也就是美國「根」的著者艾力克斯‧哈雷（Alex Haley）所稱的「史官」（griot），他的殞落，無異又是一座圖書館被毀，對我們阿美族是莫大的損失。但願本族的後起之秀能用更現代化的恩物與工具保存或發揚光大許老等耆宿慷慨傳受給我們的口傳歷史與精神文化各層面的內涵，使它能在台灣這個寶島上淵源流長。謹此敬悼許金木（Lekal Makor）先生。（作者吳明義為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約聘教授）  

阿美族系列報導 

大港口事件始末 提供會員 法拉漢  

前言 2002年3月30日，由豐濱鄉港口村村長許金財帶領著我們一行人前往當初祖先們避難的cilagasan，我們這些阿美族的後代包括了部落年輕人、老師及專程從北部下來的大學生，上午八點開始追尋祖先的腳步，前往cilagasan探訪祖先。 

我們走在艱難且泥濘的山路上，雖然有村長及年輕人在前面用番刀開路，路途依然艱辛難行，不時有同伴險些跌落山谷，但是這些艱難比起祖先們當初背著孩子、日用品、打著赤腳且不能用刀開路（因為一但開路就等於暴露了行蹤）的情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總算在中午十二點多到達了祖先的居住地cilagasan，該地區雖然然已經長滿雜草，但是卻依稀看得出來祖先所居住的平台地區及附近的水源地，我們甚至還發現一些祖先所一留下來的阿美陶片。 

我們對了祖先進行mifitik的活動，也許真的是祖先的指引，1997年所由部落長老們立下的紀念碑，日期居然也是3月30日。我們稍微整地了一番及到祖先的水源地喝祖先曾經喝過的水後，許村長及季、拉黑子大哥開始對我們年輕人講述關於cepo的故事，我們聽得都感動了。 

清朝的政策  

清朝咸豐年間，朝廷為了開發台灣東部及爭討番族，便兵分北中南三路對台灣東部進行軍事討伐，其中由吳光亮擔任中路的統領，開通了八通關直到璞石閣posko(今日的花蓮縣玉里鎮)，再依秀姑巒溪河谷開闢了官道(現今的瑞港公路)，對於路途中的kimi(現今奇美部落)及海岸的cepo(現今港口、靜浦部落)進行招撫及討伐。 

部落英雄kafook  

cepo部落自古以來都是以驍勇善戰但是愛好和平而聞名於各部落間，當時各部落間的紛爭便經常請CEPO部落當作調解人，其中更有一位名叫kafook的年輕人更是大家口中的英雄人物。他英勇的故事現在一值都還流傳在秀姑巒溪阿美族的部落間，部落老人家經常於茶餘飯後講述給孩童聽。 

有一回部落裡的老人家叫kafook和他的slal(同年齡階級)一起到fakong(現今豐濱部落)去搬東西，出發前kafook在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後便以飛快的速度衝向fakong，達成任務回到cepo的時候，地上的口水居然還沒有乾呢! 

Kafook經常參加部落階級間的競賽，也經常到別的部落參加競賽，都讓其他人望塵莫及，老人家的口述中kafook在橫越猴流的競賽中就像蜻蜓點水般的快速! 

部落的偏安  

當清朝的軍隊到達的cepo的初期並沒有遭受cepo部落的反抗，部落裡的頭目擊長老們經過評估後決定以和平相處的方式與清朝軍隊進行協商，協商後決議cepo部落答應讓清軍駐紮(現今港口國小右側)，但是清軍也有義務保護cepo部落阿美族的安全，並不得欺壓百姓。 

這樣的情形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軍隊經常以強迫的方式徵召阿美族人從事勞務工作，又經常調戲部落的女性，因此阿美族人漸漸與清朝軍隊有零星的衝突及摩擦，直到以下的事件發生……….. 

戰爭的導火線  

駐紮在cepo的清朝軍隊，以通事林東涯為主管，林東涯為人傲慢霸道，欺壓阿美族情形甚鉅，更強娶阿美族婦女七人為妻，每次前往其他地區開會便強迫阿美族男性擔任抬轎工作，直到一次由kafook及她的slal擔任抬轎前往玉里的途中，林東涯便在kimi附近被殺了，此次事件傳到朝廷時，便引爆了接下來的戰爭。 

頭目的撤退計畫 

眼看戰事一觸及發，當時的頭目mayaw apin 及長老會議便決定讓所有的老弱婦孺都先到cilagasan （豐濱鄉石門海邊的深山中）避難，只有在深夜的時候才能下山採集海邊生物或是海水，生活可以說是極度的不方便，也經常會思念在山下戰鬥的夫婿、孩子。 

激烈的戰役  

清光緒三年八月，清程正式與cepo部落決裂，並由吳光忠、林喜福率軍來攻打，雙方勢均力敵，都不能獲得重大勝利，各有勝負，吳光亮見久戰不勝，著手開始於posko附近集結兵力，準備發動全面性戰爭。 

當時在真柄與石雨傘間清軍台東軍與阿美族人對戰，kafook在此一戰役中一人斬殺數十名清兵，率眾擊退清兵，部落年輕人更潛水鑿沉清軍艦隊，清軍跳海者甚多，單大多慘死於海中。在八仙洞的大勝利，立刻傳遍各部落間。 

Kafook繼續率領部落勇士於奇美附近與清朝主力部隊決戰，阿美族勇士善於利用地形，以落石擊敗前哨軍，但是終究還是無法敵過清軍的眾多部隊，除了陣亡者外，其餘都被俘虜或躲往深山，kafook則率領殘餘勇士逃往東海岸。 

Kafook又繼續在東海岸與清兵對抗，一次在石雨傘附近的戰役，不幸的遭到了清兵的埋伏而中彈身亡，據老人家的口述，因為kafook在出征的前一天爬到了cilagasan並與愛人魚水之歡，所以受到了詛咒，民族英雄就此長眠。 

Kafook死的時候是站立的，手中還握著他的大刀，留下的鮮血凝固了，將他的手和刀緊緊連在一起，嚇壞了清軍，一直不敢前進。 

Kaleplan（被抓的地方）  

隨著最英勇的戰士陣亡，也讓mayaw apin 開此重新思考，因為古時候部落間的戰爭次數絕對不可能像現在一樣頻繁，也許幾十年一次，也許幾百年一次，一方面讓他疑惑的是為什麼清兵永遠殺不完？一方面考慮到部落的戰力，於是決定採取保守措施。 

但是奇怪的是，清軍似乎也無意再進行征戰，打算與阿美族人談判重修舊好，並允諾提供阿美族人豐盛的食物，阿美族人信以為真，一步步邁向死亡的陷阱。 

狡猾的清軍，在現今靜浦國小操場後方築起營地，營地以石築牆，整個營門只有單人通過的大小，營地的四周挖下壕溝，壕溝中佈滿尖銳的竹子當作陷阱，等待 對阿美族人致命的一擊。 

光緒四年，吳光亮邀請阿美族人至營地參加酒宴，並要阿美族的勇士到成功去搬運糧食及酒肉，頭目mayaw apin 便先前往營地中赴約，不料卻被殺死，慘遭清兵剁成肉醬，將肉醬參在招待阿美族勇士的晚餐中。 

阿美族勇士們抬著豐盛的酒肉回到營地，全數進入營地後開始酒宴，有人便質疑頭目何在？清兵佯稱頭目正在營帳內與統領喝酒，阿美族勇士才解除心防而釋懷。 

在清兵蓄意將阿美族勇士灌酒醉的情形下，所有的勇士皆酩酊大醉，剎那間，衝入大批全副武裝的清兵後，僅容許單人通過的窄門隨即關閉，清兵看見阿美族人便砍殺，部分的阿美族勇士被當場活活砍死，部份較清醒的阿美族人開始往營地外跳牆而出，但是卻中了陷阱，被尖銳的竹子活活刺穿，痛苦而死，部份受傷的勇士們更被丟入盛滿鹽水的水缸中淹死或是受劇痛臨遲而死，場面慘不忍睹。被殺死的勇士共計一百六十五人。 

Ka kwakwa（青蛙山谷）  

cepo所有的勇士一頁之間被殺，其中一名叫sra fadoc的勇士僥倖沒死，但是卻身受重傷，趁著半夜開始用匍匐爬行的方式前往cilagasan對躲在那的老弱婦孺通風報信，頓時也重傷身亡。整個山谷間哀號不斷，充滿著女性的哭聲，迴響在山谷間，就像夏天的青蛙聲一般，久久沒有間斷。 

部落的大遷徙  

部落的勇士全部死亡的消息傳到了cilagasan後，婦女們便開始帶著家眷遷移，一部份往北邊（吉安）、一部份往西邊（光復、瑞穗、）一部份往南邊（台東）、一部份則留在cilagasan，所以一直到現在這些地方都多少還有cepo落例如pacidalan（太陽家族）的或其他家族的後裔，而現今住在cepo(港口、靜浦)的阿美族人乃是當初留下來的族人經由幾十年一次次的在山頂觀望，確定安全無虞後才漸漸遷回部落的。 

後記 

cepo事件對秀姑巒溪阿美族來說，是一次悲慘的滅族之痛，每每部落裡面的老人家提及此事，總是潸然淚下。相關文獻記載cepo事件只有潦草帶過，其內容也限於招番撫番<<台灣番改志>>的簡單記載，真正流傳下來的是阿美族人間世代相傳的口傳故事。Cepo事件並不如霧社的抗日事件被政府所讚揚，也許阿美族人反抗的並不是日本人而是漢人吧。 

然而至今誰是實非已經不重要了，最重要的也許是藉由cepo事件的回顧，提醒身處在台灣的各各族群，和諧的重要吧！ 

今天下了班，送完了學生路隊，獨自一人又走到已經埋沒在荒煙蔓草中的昔日屠殺營地，彷彿看見我的祖先們正在哀傷的看著我。 

